
渐远了的烛光，
收拾起二零一一的狂想，
举了又举挽月的臂，
手中的云像野马脱缰！
失眠在压抑中复苏，
灯芯在彷徨中拨亮；
午夜里的收音机，
轻吟着冲开羁绊的舒畅!
山高人为峰，海阔水作岸，
串联行迹的分界线
朝着成功的方向！
蹒跚的离合碎片，
将内容变得错落有致，
在你初来乍到的时候，
映射出灿烂的光芒！
拥抱你啊，二零一二！
让我们连同这青春活力，
为奋发的中华大地，
增添腾飞的力量！

元旦是公历新年，但它似乎远没
有农历新年给人的印象深刻。对于春
节，你会想起贴春联、走亲戚、拜
年、吃团圆饭等十分有特色的活动；
对于元旦，你能想起什么来？确实，
元旦给人留下印象的特色活动并不
多，但是对于我，特别是学生时代的
我，元旦还是十分令人盼望的，因为
那时会有元旦晚会。

在我记忆中，元旦晚会是从初中
才开始有的，那时的元旦晚会简直就
是同学们的狂欢节。

元旦晚会通常要提前几个星期开
始准备。首先要组织节
目，这是最麻烦的一件
事。往往先由文艺委员
征集，这个过程基本上
是在课堂上通过传递小
纸条来完成的。那时候
的男生都是十三四岁的
孩子，特别喜欢捣乱、
瞎起哄，当纸条传到谁
手上时，一般写上并不
是自己的名字和节目，
而是其他人的名字和节
目，尤其是写上女生的
名字，有时还应一些
“大哥” （老师眼中的
不良学生）的要求，为
他们写上对唱女生的名
字和曲目。这往往带有
一定的恶搞成分，但是
那时候的我们都乐此不
疲。虽然有时自己也被
别人整过，但也都不以
为意。有时也会因为写
了某些女生的名字而在
下晚自习时被堵在教室
里，这时男生们一般都
是极其“坚强”，死活
不承认，而且并不以为
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
为，反而以能成功逃脱
女生的堵截和骗过对方
为自豪，还颇有成就
感。

到了元旦晚会举办
的当天，各班都会取消
课程。大家伙儿打扫卫
生的打扫卫生，买彩带
气球的买彩带气球，摆
桌子板凳的摆桌子板
凳，装饰教室的装饰教
室，借音响的借音响，
请老师的请老师，买吃的的买吃的，
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只是通常男生
都只负责买吃的和借音响，其他的都
是女生在张罗。最后忙得差不多了，
就找来班上字写得最好的同学在黑板
上写上———“某某年级某某班元旦晚
会”。

元旦晚会一般在晚上举行，但下
午三四点就准备得差不多了，音响就
一直放着当年流行的歌曲，直到晚会
开始前。老师们这一天也格外地宽
容，即便再吵闹，只要学生不打架闹
事，他们也不会来干涉。

晚会自然通常由“班花”和班长
来主持，当然有时也由“大哥”和班
花主持。晚会由班主任宣布开始，节
目绝大多数是演唱歌曲，偶尔有个小
品和相声。大家伙儿三五成群坐在一
起，有的蹲坐在地上，有的围在“舞
台”前，有的干脆就坐在堆放着的桌
子板凳上。在那时表演得好不好、唱

得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敢上
台就好，大家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若能邀请到班花或者漂亮女生对唱，
那么你绝对是当晚的明星；若你能把
别个班的班花、甚至校花请来对唱，
即便你唱得再烂，你得到的掌声也会
是最热烈的，在男生们看来你绝对是
崇拜的偶像。老师一般都会在晚会进
行到个把小时时默契地离场，剩下的
时间里晚会会进入最高潮，打闹的打
闹，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打牌
的打牌，甚至被“大哥”带到别的班
上，看“大哥”霸唱……这样一直喧

闹到十一二点，班主任
们会如约前来清场，也
就宣告了狂欢的结束。

高中时的元旦晚会
和初中差不多，也要在
课堂上传小纸条征集节
目，但少了恶搞，也不
敢恶搞，因为随着年龄
的增大，男生和女生之
间显得格外敏感，不管
男女生之间是否有好
感，都不乐意被大家伙
儿在这种场合“作弄”。
晚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有
了初中时期的经验，已
经驾轻就熟。晚会依旧
是由班花和班长主持，
班主任也依然会很配合
地提前离场，学生们依
然会在自己班上晚会中
途的时候去别的班上看
热闹。节目自然比初中
时要精彩不少，但是氛
围却不知为什么没有了
初中时期的那种热闹。
或许是因为多了男女生
间懵懂的情愫和一点自
以为是的成熟；或许少
了霸气的“大哥”和一
点恶作剧的勇气。唯一
有趣、兴奋和不解的是
女生不再因为被恶搞而
哭哭啼啼，反而有时会
主动邀请某些帅气或成
绩好的男生上台对唱，
这时绝对是满场沸腾、
掌声雷鸣，也只有这一
点可找回初中时期那种
狂欢的感觉。

上了大学，元旦晚
会就更加精彩了，但也

更加与学生个人无关了。因为有了学
校艺术团，有了更为先进的音响设备
和会场，有了学生会。元旦晚会节目
和会场的布置由艺术团和学生会在精
心准备，节目单不再是手抄的，而是
电脑设计打印装帧的；节目不再是草
台班子临时凑的，而是业余文艺青年
们精心表演的；主持人不再是班花和
班长，而是院花和学生会主席；男生
女生不再扭扭捏捏地等大家伙儿起哄
才上场，而是大大方方地登台献唱。
可是很多人宁愿躲在被子里睡觉，或
者一群人围在一起打游戏或打牌，也
不愿去会场看那精彩的节目……

为何那种狂欢精神会慢慢消逝？
难道是因为初中时期的我们是在野蛮
地生长；高中时期的我们是在懵懂地
生长；大学时期的我们是在理性地生
长？呵！如果真是，好期待再能野蛮
地生长一回，再参加一回那肆无忌惮
的狂欢的元旦晚会。

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
了芭蕉。弹指一挥间，2011已悄然从
我们身边溜走。不经意的岁月，不知
觉的红尘，简约着过往的烟云，转瞬
都成了褶皱的诗行，遗留着羽化的痕
迹。在迷离的城市空隙中，推开沉重
的窗户，回首来路的苍茫与凄壮，人
难免有些酸楚和感伤，难免有些心灵
的触动。不禁感慨一年的光阴似流
水，又一个年华落定，又一轮春秋殆
尽。

回首过往的岁月，在流逝的日子
里，那些熟悉的面孔一遍遍如电影般
从我们眼前闪过。像展台上绚丽美妙
的红色之星，像山野中争分夺秒的希
望之翼。过去的三百六十五天里，如
果我们翻开的是风，我们就是扬风的
帆，迎风破浪；如果翻开的是雨，我
们就是云燕，矫健穿梭在雨中。严冬
过后冰消雪融，山野将响起细流的歌
声。没有谁能够阻挡春的脚步，没有
谁能左右昼夜的轮回。

企业“跨越式发展”的使命落在
我们肩头，奋进的强音从这里出发，
执著的追求从这里诞生。中国中铁员

工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这种精
神使我们开源节流、内部挖潜，共度
难关。我们憧憬着，我们努力着，我
们奋斗着。

回眸远望，失去的岁月虽有疲惫
但无遗憾。工地上我们所踏出的每一
条闪亮的小径，已汇成并拓宽成了前
进的大道；新铺设的铁轨无声无息地
通向遥远的天际；夕阳下宏伟壮观的
跨江大桥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婀娜身
姿。我们失去的是对昔日朦胧的旧
恋，迎来却是明天的辉煌。我们不迷
恋烟花缥缈的彩影，但痴醉缓缓升起
的太阳和黎明。在岁月的起跑线上，
中铁几十万员工、数百万农民工兄弟
依然枕戈待旦，时刻准备踏上新的征
程。

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永不停歇。

在新年钟声一次次敲击下，我们知道
了光阴的紧迫，读懂了人生的真谛，
更懂得了感恩的含义。挥一挥手告别
2011，敞开心怀拥抱 2012，玛雅人的
预言只是我们的笑谈。中国和世界都
在发展和动荡中变化，我们的选择就
是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新的期盼。
我们将脱下旧日的重负，换上新妆，
让鲜艳的色彩写意成画，把最美的心
音串成音符，写成花香飘溢的诗行。
当喧嚣和浮躁渐渐平静下来，我们会
超然顿悟出一番意境———就像蓝天上
那片悠闲的云朵，就像大山里那潭怡
人的清泉，清澈、飘逸、灵动。在岁
月深处，看那如花飘落的日子，读着
新年的封面，我们义无反顾地把昨天
的故事尘封。因为，新的一年正盈盈
地向我们走来。

□ 罗 刚

【编者按】2011年12月，集团公司董事长刘自
明到九江二桥工地调研，听说了该项目部职工韩
井东与他父亲的故事，非常感动，在听故事的过
程中，曾两度落泪。他说：我们桥工要为有这么

伟大的父母而骄傲，我们要让所有的父母都有这
样优秀的儿女而自豪。

新年伊始，我们把这个故事刊登出来，祝天
下所有的父母健康，祝每一个大桥人平安。

父亲是一首永恒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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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首永恒的歌，八里湖桥
项目部总工程师韩井东和他的父亲为
我们谱写了一首朴实、真挚、催人泪
下的歌。

韩井东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的农
村家庭。他的父亲韩凤生今年 71 岁，
是吉林省舒兰市农资批发公司的退休
职工，母亲在家务农。韩井东在家排
行老五，也是老幺，韩老靠一己之力
养活了家里老老小小 8口人，虽然家
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韩老硬是再苦
再累也从没有让这几个孩子因为贫困
而辍学。

1997年，韩井东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全国重点大学西南交大，成为了
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看到儿
子在乡里守候了三天拿到的录取通知
书，韩老在喜悦过后犯了愁，学费到
哪里去凑？为了供孩子上学，这些年
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连最后的两口猪
都卖掉了。为了筹措到儿子上大学的
钱，韩老领着儿子拿着录取通知书四
处去借，终于在入学前凑齐了全部的
学费。为了节约钱，韩老和儿子从长
春辗转到成都，在火车上站了 40多个
小时。大学四年，韩老总是每个月按
时给儿子寄生活费，而懂事的韩井东
为了给家人分忧，四年中只回过一次
家。放假就在成都打工。四年的大学
毕业了，父亲的头发也花白了。2001

年韩井东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应聘到中
铁大桥局五公司工作。9 年间，凭兢
兢业业、刻苦钻研的工作作风和出色
的工作能力，他从技术员到设计部副
部长，再到八里湖桥的项目总工程师。
2007年，韩井东的女儿出世了；在老
家，兄弟姐妹一起凑钱为父母亲盖的
小楼也落成了。看着子女们个个事业
有成、安居乐业，韩老老两口总是高
兴得合不拢嘴。

2011 年春节前，韩井东回家过
年，发现父亲脸色发黄，遂带父亲去
市里医院做了一次身体检查。检查结
果让全家人都惊呆了———胰腺癌晚期！
已经没有治愈的可能，只能维持几个
月的生命。兄弟姐妹商量后，决定先
瞒住父亲，并立刻凑钱开始给父亲做
最好的治疗。可经过长春肿瘤医院经
过一次大手术和四次化疗后，老人什
么都知道了，一再要求出院，他不想
给子女们增加经济负担。尽管化疗过
程十分痛苦，可老人坚持不用止疼药，
尽管每天他都会疼得睡不着觉，吃不
下饭，可在孩子们面前他依然保持着
微笑。短短的几个月，老人的体重从
130斤降到了 80斤，指甲也已全部发
黑脱落。因为当时九江八里湖大桥正
是大干的时候，作为总工程师的韩井
东工作非常繁忙，不能回去陪伴父亲，
只能在每天晚上抽时间打电话回去和

父亲唠唠嗑问问情况，每次父亲都安
慰儿子说现在好多了，让他好好工作，
不要担心他。

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身体越来
越差，可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去九
江看看儿子和儿子工作生活的环境。
2011年的 10 月，刚刚出院的韩老夫
妇在大孙子的陪伴下，坐了 20多个小
时的火车到了九江，在儿子工作的工
地上住了 4天。每天下班韩井东都陪
着他走走，老人坚持每天自己要走几
步，一个是可以跟儿子唠唠嗑，二个
是可以多活动一下身体。在离开九江
之前，项目部在食堂请韩总一家人吃
饭，老人连忙说不麻烦不麻烦，在食
堂打菜吃挺好，在多次盛情邀请之下，
韩老才同意，吃饭时，项目部工委书
记朱梓棋起身给老人敬酒，感谢他为
公司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员工时，韩老
握着朱书记的手说：“韩井东从小就
瘦小，9 岁小学才收他，为了读书他
吃了很多苦，能有今天这样，他也很
不容易，现在看着他在单位工作都挺
好的，我们很放心。更要谢谢你们对
他的关心。”

韩老一家回东北了，知道儿子忙，
坚决不让儿子送他们。他带着欣慰回
家了，可那份浓浓的亲情感染着项目
部的每一个人。

韩老回到东北老家后，因病情加

重又住进了医院，此时癌细胞已经严
重扩散，老人已经不能再下床走路了，
每天都在承受着病魔带来的剧烈疼痛，
韩井东的兄弟姐妹都已经请假赶到了
韩老身边，韩老坚持不让他们通知韩
井东，说怕耽误他的工作。直到 2011
年的 11 月 25 日，韩老已极度衰弱，
每天只有短暂的清醒时间，韩井东的
大哥这才偷偷地打电话通知他。韩井
东于 27 日凌晨直接赶到了医院，27
日夜里，老人最后一次醒来，在弥留
之际，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用尽全身
的力气紧紧握着韩井东的手，眼睛里
满是爱和不舍，韩井东含着眼泪说：
“爸，您放心，我回来看您，工地的工
作都安排好了！”韩老微微地点了点头
又再度昏迷过去了。

28日下午 3点，韩老永远地离开
了这个世界！八里湖桥项目部的领导
得知此事后，立刻安排了项目部的员
工赶到东北去吊唁。韩井东的母亲哭
着对前来吊唁的项目部员工说：“你
们那么忙，还从那么远的地儿赶来，
真的谢谢你和你们单位的领导。送走
他爸，就让韩井东跟你们回去，我知
道，工地上忙。”

按照韩老的遗愿，家人把他安葬
在老家对面的山上，因为他说了想永
远看着自己的家、看着自己的子孙健
康地成长！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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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广
定

□ 马湘君

□ 王吉侠

韩井东家的全家福，后排左一为韩井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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